
东北文化

东北少数民族,如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

温克族、锡伯族、达斡尔族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信奉萨满教，尊崇女性。至今在这些民族

中，女性萨满亦不在少数，如达斡尔族萨满斯琴褂

及她的女弟子孟小瑞、沃菊芬，鄂伦春族女萨满丁

西布、孟闹尼母女俩、戈初杰、关扣尼等，锡伯族萨

满音新梅、赵淑珍。可以说，萨满教在这些民族文

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神圣活动中的女性：女神—女萨满

东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女神大量存在，以

满族为例，就有“三百女神”。从考古资料来看，“中

国北方女神创世神话大约自新石器时代起便已经

存在。辽西喀左东山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

化女性神像、女神庙等，使女神具备了创世神的资

格”① 。

萨满教形成于母系氏族社会，是采集、渔猎、

狩猎经济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萨满教也在

不断地发展着。萨满教既是一种原始宗教，又是一

种文化体系，是一座保存古老文化的宝库。萨满神

话、萨满神歌、氏族英雄传说、族群创世史诗、英雄

史诗等，均通过萨满在祭祀仪式上的演述传承至

今。②“在萨满教众多的天穹神话中，有一批聪明、

美貌、智慧而显赫无比的女神组成的神群，她们由

于统驭着天穹并居于神坛中心，为族人所敬祀、膜

拜。这些女神虽然成了萨满教天穹的主神，但她们

不是人类跨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的‘女王’在天上

的翻版，还没有一神教倾向。他们往往以群体出

现，常常是双神、三神、七神同体，极少有一个女神

主权的神话。在萨满神话中，还出现一个女神生三

头八臂九足的宇宙为神，神威能摇撼宇宙，飞行九

层天如在步中。”③

1.女神形象——创世神、火神、祖先神

满族人民创造的神中，女性占据重要的位置。

在《满族的家祭》中列举的十六种神中，如阿希卡

朱色(创世女神)、那丹那拉呼(布星女神)、佛托妈

妈(降福送子女神)、奥都妈妈(征战女神)、歪梨妈

妈(妇女保护女神)等皆为女神, 且“女神占重要地

位, 有些男神也可以寻找出女神原形”。满族说部

“窝车库乌勒本”《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

《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就是仅在满族特定

的群体中流传、韵体的或散韵兼行的、以叙述某一

英雄或英雄群，主要是女性神祇的传奇性经历的

文本。其中《天宫大战》中的创世部分，以阿布卡赫

赫为代表的女性神亦是善神和以耶鲁里为代表的

恶神之间的斗争为主，从而奠定了天庭的秩序。她

们毫无疑问成了创世的天神。

在东北少数民族中，女神波娃的形象流传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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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有的传说中这是一老年妇女（埃克岱波娃，火

神妈妈波娃的意思），有的传说中这是一老年男子

……女性火神形象是一个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的

较古老的形象，传说她居住在地下一片高亢干爽

的地方，避开水泽之区。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波娃

的形象才逐渐变成男子。女神被认为是他的妻子，

甚至完全消失。④

鄂温克族女神创世神话篇幅短小，叙述简洁。

创世女神形象独特。她们没有其他民族创世神话

中女神的那种战天斗地、令人荡气回肠的辉煌历

史，她们创造世界的举动是平静而舒缓的。如关于

风如何起源，在嫩江流域农业鄂温克族中流传的

神话是这样解释的：

传说在地球的边沿上有一个老太太，手

里拿个很大的簸箕。她端起大簸箕一晃动，

大地就刮起风来。⑤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牧业鄂温克族中也有类似

的神话流传：

在人界尽头，有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妪，她

一晃动头发，便刮起大风，那位老妪就是风婆

神。⑥

在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族民间流传的神话：

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个白发老太太，她有

个很大很大的乳房。老太太是个抚育万物的

萨满，人间的幼儿幼女，都是由她来赐予

的。⑦

锡伯族的女祖先神喜利妈妈，或叫子嗣神，是

庇护锡伯族人口兴旺和家庭平安的女祖先神，也

是锡伯族崇拜的最主要的祖先神。她主管传宗接

代，子孙繁衍，保佑子孙兴旺。对女祖先神的崇拜

是锡伯族最古老的宗教信仰之一，在东北地区广

泛流传着关于喜利妈妈的故事。传说在远古的时

候，锡伯族部落的男人全部出动去围猎，只留下一

位名叫喜利的姑娘，照看老人和儿童。围猎人一去

不归，喜利姑娘凭借着勇敢和智慧，战胜各种困

难，消灭了旱魔，保护了老人和孩子，并把孩子们

抚养成人，给他们组成了家庭，锡伯族部落从此繁

衍兴旺。玉帝为之感动，认喜利妈妈为女儿，并封

她为“喜利妈妈”。后来“喜利妈妈”就成了锡伯族

人世代供奉的女祖宗。⑧

赫哲族的萨满还供奉一类“娘娘神”，这是一

批同传染病、流行病有密切关系的神灵，如伤寒娘

娘、瘟病娘娘、天花娘娘、疹子娘娘、水痘娘娘等。⑨

东北少数民族信奉万物有灵，其他女神如满

族信奉的天神阿布卡赫赫、地神巴纳姆额吉、柳神

佛托妈妈、星神卧勒多赫赫，鄂伦春族信奉的海神

乌吉娜等，都是女性神。

2.人类的诞生

关于人类的诞生在民间流传着多种异文，汉

族神话中女娲抟土造人，鄂温克族呼伦贝尔市陈

巴尔虎旗鄂温克公社必鲁图生产队也流传着《用

泥土造人和造万物的传说》，说的是保鲁恨巴格西

天神用地上的泥土捏成一个一个的人形和世间的

万物。

满族神话《天宫大战》中人类诞生、毁灭再诞

生经历了三次：最初女人是阿布卡赫赫和卧勒多

赫赫先造出来的，“心慈性烈”；男人是巴那姆赫赫

用自己身上的肩胛骨和腋毛，加上姐妹的慈肉、烈

肉糅成了一个男人，又从野熊跨下要了个索索安

在男人胯下以区别男女。第二次是阿布卡赫赫派

神鹰哺育了一个女婴，使她成为世上第一个大萨

满，用耶鲁里自生自育的奇功使她能传替万代。第

三次是洪水过后，大地上只有代敏大鹰和一个女

人留世，生下人类，也是女性大萨满，成为人类始

母神。

在鄂伦春族故事《男人和女人》中，造人的是

男神，男性和女性之间也有了差别。十个男人是恩

都力用禽兽的肉和毛做成的，所以强壮有力；而十

个女则是用泥土捏成的，所以“软儿巴几”的，一点

劲没有，啥活儿都不能干。只是后来吃了恩都力塞

进她们嘴里的果子，于是有了姣美的外貌和伶俐

的头脑。⑩ 鄂温克族认为人类的由来跟萨满有关，

在太阳出来的地方，有个白发老太太，是个抚育万

物的萨满，人间的幼儿幼女，都是由她来赐予的。ÊIS

满族族源神话故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仙

女》的故事。其中讲道,从前天上住着三仙女：恩库

伦、正库伦、佛库伦。一天她们下凡到长白山天池

中洗澡,天上飞来一只神鹊,将一枚红果掉在佛库

伦的衣服上。佛库伦口服红果有了身孕,不久生下

一男孩,取名布库里雍顺, 他便是满族的先祖。

3.萨满

据我们所见的资料来看，东北少数民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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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萨满都是女性，而萨满的神奇本领与鹰有

着密切的关系。满族人的萨满最初大多是女性，而

萨满在氏族部落以及民族共同体中的地位是十分

显耀的。鄂伦春族最初的萨满很可能大多是女萨

满。晚近时期的鄂伦春社会中萨满有相当一部分

为男性，女性的数量已大为减少，仅占一半。ÊIT 在

鄂伦春族的神话传说中，第一个萨满在多数传神

奇本领源自于神鹰所为。

满族“窝车库乌勒本”《恩切布库》中提到了第

一位女萨满与雄鹰的关系：

在那最危急的时刻，天母阿布卡赫赫派

来了拯救生灵的小海豹——“环吉”妈妈。小

海豹游到了在怒涛中拼命挣扎的一对男女身

边，将这一男一女送到一个绿岛上。他们找

到一个安全舒适的海滨洞穴，栖身住了下来，

成了世上唯一的一对夫妻，从此留下了生

命。他们生下的第一个小生命是一位女婴，

女婴生下来没几天，海水暴涨，把到海边采食

的一男一女又卷入海浪之中，冲到另一个无

人居住的岛屿。海滩上只留下一个呱呱啼叫

的女婴，啼叫声惊动了天母阿布卡赫赫，她派

身边的侍女变成一只雄鹰，把女婴叼走，并把

女婴抚育成人，成为世上第一位女萨满。ÊIU

在《天宫大战》中详细介绍了神鹰如何培育萨

满的：

神鹰受命后便用昆哲勒神鸟衔来太阳河

中的生命与智慧的神羹喂育萨满，用卧勒多

赫赫的神光启迪萨满，使她通晓星卜天时；用

巴那姆赫赫的肤肉丰润萨满，使她运筹神技；

用耶鲁里自生自育的奇功诱导萨满，使她有

传播男女媾育的医术。女大萨满才成为世间

百聪百伶、百慧百巧的万能神者，抚安世界，

传替百代。ÊIV

《天宫大战》的讲述开篇都要提及一位大萨满

“博额德音姆”，她“骑着九叉神鹿”，“百余岁了，还

红颜满面，白发满头，还年富力强。是神鹰给她的

精力，是鱼神给她的水性，是阿布卡赫赫给她的神

寿，是百鸟给她的歌喉，是百兽给她的坐骥。百枝

除邪，百事通神，百难卜知，恰拉器传谕着神示”ÊIW。

这些女萨满有着无边的法力，可以搜索阴冥、

追魂夺魄，有着起死回生的伟大法力。

鄂温克族神话《伊达堪》，记述了一位法力无

边的女萨满的事迹：

一个叫米凯斯克·伊达堪的萨满，能驾驭

火神。她能带着大鼓（温突温）、法衣（萨玛斯

吉）、神镜（脱力）、木杖（巴勒达克）和库吉草

（香草）等，跳进燃着十车火柴的火堆，随着炽

热的火旋转腾跳。当火势变弱时，伊达堪忽

地隐没了身子，使观赏者大为震惊，都以为她

被焚毁了，因而讥笑她并没有真本事。就在

众人惊疑不定时，猛地一件件神器从火堆里

飞了出来，跟着女神米凯斯克·伊达堪，从余

烬未熄的火堆里安然无恙地一跃而出。ÊIX

鄂伦春族妇女保护神“乌儿库布堪”也是位大

萨满，在嫩江边与一位瞧不起她的男萨满比试的

过程中展现了她非凡的能力：

她用两只手上下撸“枪探子”，边请神祈

祷，一上一下，越撸越快，随之女萨满的身体

也随着上下启动。接着，她又用手转动“枪探

子”，速度越转越快，女萨满与“枪探子”一起

“嗖嗖”地转，时而像刮风的声音，时而像闪电

般地炸响。这时，只听到天上“隆隆作响”，一

道闪电打来，一下子就把那位男萨满的头发

“刷”光了，变成了秃子，头顶像被火烧一样难

受。ÊIY

伊散珠妈妈是想象中的锡伯族萨满教的祖

师，当萨满徒弟艰难地通过“十八的卡伦”之后，最

后还去她那里报到，由她亲自下旨谕，将他“登记

入册，归入档案”，并“遣返人间”。她实际上是萨满

界的太上皇，掌握着至高的权力。ÊIZ

在东北少数民族的故事传说或说唱文学中，

虽然女主人公已不同程度丧失了萨满的面貌，但

透过故事情节却依然不难分辨出她们身上女萨满

的某些印记。如能死而复生、能够变成神鸟，成为

英雄的助手。

鄂伦春族的故事、传说和说唱故事中常有莫

日根（英雄）被对手（通常为蟒猊）打死，他的妻子

或未婚妻使之死而复生的生动情节。

赫哲族“伊玛堪”中记述了大量女子，在萨满

英雄求婚时成为他们的神奇助手——她们能变成

黑色的神鸟——“阔力”并具有飞腾变化的力量，

主人公在“阔力”妻子的帮助下西征复仇。她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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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阔力”，“阔力”能变成女子，有强大的神通，

保护并帮助英雄完成功业，有时也阻碍他们完成

这种业绩。ÊI[ 她们飘忽无踪、勇猛善战，同主人公

莫日根结为夫妻，帮助他们在征战途中战胜各种

艰难险阻，克敌制胜。她们是萨满的一种特殊类型

的保护神。ÊJR 每一个莫日根在完成一系列伟大业

绩的过程中受到神秘莫测、变幻多端、具有广大神

通的神鹰（阔力）的帮助，其实正是体现了萨满受

到他的保护神帮助的关系；而一个又一个的“阔

力”同主人公莫日根结为夫妻的情节，正是体现了

萨满获取保护神、不断增进神力的过程。ÊJS

可以这样说，“萨满平常是现实生活里的一位

普通人，可是当她（他）行使神职的时候，她完全超

越人的能力极限，以无所不能的神人形象出现在

人们的精神生活世界里，向神灵传达人的心愿，向

人间传达神灵的旨意。她内心世界的灵魂深处蕴

藏着超人的神性和非凡的本领，她的身上凝聚着

人性和神性复合一体的文化内涵”ÊJT。东北少数民

族的神灵体系中，女性居于神灵之高位；人类最初

的诞生、婚姻形态的稳定、生产生活方式制度的制

定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后来创世神

灵被男性取代，但她们作为可与神灵沟通的萨满

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二、世俗生活中的女性

与新中国成立前汉族女性要被裹脚、从小以

学习女红为主不同，东北少数民族女性在生产、生

活、婚姻和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某些方面

还优越于男性。

张菊玲曾指出满族与汉民族迥异的妇女观，

笔者认为适用于所有东北少数民族。“生活在白山

黑水间的满洲民族，他们的妇女观，却非如此。从

远古时代传承下来的大量萨满神话，诸如《天宫大

战——恩切布库妈妈篇》、《乌布西奔妈妈》、《尼山

萨满》等等，保留着众多的女性神祇，充分反映出

远古时代妇女在部族中的崇高地位，并以神圣的

力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在关外过

渔猎生活时，满族女子除生儿育女外，也同男子一

样参与采集、狩猎；而宗教生活中，还能充当萨满，

是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征战杀伐时，又同样能成为

骑马杀敌的英雄。到了清代，留在东北的旗人，仍

然保留着这些民族文化的传统。康熙朝的黑龙江

将军萨布素与夫人苏木，在抗击沙俄侵略第一线

并肩骑马，率兵作战，勇猛顽强，至今吉林省（黑龙

江）的宁安，仍流传着讲述他们英雄故事的长篇传

说。至于到关内与汉民一起居住的旗人，满汉民族

日益融合，许多原有的习俗，日渐失去；但旗人妇

女不缠足，则是始终保持下来的民族习惯。清代初

年，旗人妇女在街上骑马，亦是常见的现象。”ÊJU

直至 20世纪中后期,满族家庭往往仍由女性

持家，安排家庭中的大小事情；赫哲族最早从事农

业劳动的主要是妇女，因为男人每到春播、春种

时，正值渔猎繁忙的季节；皮革加工过去主要是妇

女的任务，多是对鱼兽皮加工，制作各种衣服，并

在其上刺绣各色花纹。赫哲人妇女多在家操持家

务，教育子女，从事桦皮器具的制作，坚果、浆果和

野生植物的采集，鱼皮兽皮鞣制加工、镂花刺绣

等；ÊJV 鄂伦春族妇女在秋天将都柿果采集下来，放

在桦皮桶内盖好封存，埋到地下，待天冷时取出，

就可品尝到酸甜味美的都柿酒了。

东北少数民族女性非常能干，但是还需遵守

一定的规矩，也有很多禁忌需要遵守：儿媳妇不能

和公婆同桌吃饭，老人吃饭的时候，儿媳妇站在门

槛外面伺候，吃一碗饭给盛一碗饭，不得怠慢。对

客人也是如此。待老人吃过饭后，儿媳妇方可在外

屋吃饭。老人没睡觉之前，儿媳妇不能睡下。老年

人从外边走进屋内时，晚辈人不能躺着不动，要让

给座位。有客人到家中时，儿媳妇要给装烟、倒茶

水。ÊJW 年轻妇女不能跨过男人衣服，她所用的被褥

都要单独放着，不能与男人的被褥放在一起。女人

的裤子不能挂在屋里。产妇用过的裤子和衣服都

要远远的扔掉或洗净放在仓库的阴暗地方，以备

下次再用，不能放在屋子里，更不能穿在身上。年

轻妇女月经期间，不能接近神，这些都暗示妇女的

不洁净。ÊJX

生育禁忌：禁忌男人入产房，一是怕产妇不

洁，恐对男人形成威胁；二是，男属阳，女属阴，分

娩时女阴虚弱，难与男子阳盛相抗衡，恐男子进入

产房后对产妇母子不利。除此之外，赫哲族许多习

俗礼仪如猎熊只能由同族同姓的人共同进行，女

子不得参与分食熊肉……女子是外族人，她们如

果食用了熊肉，便破坏了一族一姓死而复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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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生不已的神圣意义。ÊJY

东北少数民族女性观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

断地变化的。女性从高高在上的女神被崇拜到掌

握着通天与神沟通的技能的大萨满再到世俗的家

长里短，女性也不断适应着自己的角色。

三、民间叙事中的女性

女性在民间文化中的形象是多样的，有的民

间故事把日月星辰的由来归于女性的不幸命运，

也有懒惰的女性形象，但是大多数女性形象是正

面的，她们或是家庭中的巧媳妇或是部落中的能

人，有的女性因其能力超群或为部落做了大量的

贡献还被后人供奉。

1.巧媳妇形象

汉族的巧媳妇多半表现在巧思，尤其是与丈

夫的对比中展现其智慧。东北少数民族的巧媳妇

也有其相似之处，其聪明才智都展现在日常生活

中。

孟慧英将赫哲族“伊玛堪”中莫日根的妻子们

大致分为贤惠妇女型、深明大义型、大萨满型、文

武双全型，她们都是莫日根的好帮手。

满族民间故事《金马驹》中讲道，有位老人，三

个儿子都不成器，当不了家，三媳妇能说会道，家

里家外一把手，便当了家。她带领全家人种粮种

菜，度过饥荒，又把兄弟三人的馋病、懒病都治好

了。

赫哲族民间故事《考媳妇》中有个巧媳妇的形

象，说的是有一个新过门的巧媳妇，婆婆让她做一

道以鱼为材料的菜，要做到“看看是生的，吃吃是

熟的”。巧媳妇挑了两条新鲜鳇鱼，飞刀片下鱼肉，

切成细丝，放到桦皮盆里，用醋泡上，鱼皮在火上

一烤一抖，鱼鳞全掉了，鱼皮烤得焦黄喷香。她把

鱼皮也切成细丝，加上佐料一拌，一大盆生鱼凉菜

做好了。公婆吃后交口称赞，从此巧媳妇的“刹生

鱼”的吃法便流传下来。ÊJZ

达斡尔族故事《聪明的媳妇》讲的是“聪明的

媳妇”为挽救被定为死罪的丈夫的性命，先用刀割

下丈夫的头发，再利用县令的“一刀之罪”不能受

两刀之苦的理由，使丈夫得以解脱。

鄂伦春族故事《绣女》，说绣女教会鄂伦春人

在他们穿的皮袄、皮裤上绣各种各样的花纹，最后

她在犴皮上绣了骝马，马身上绣了两只翅膀，绣完

之后马带着她腾空而去，人们都不知道她去了哪

里。

2.能人形象

东北少数民族的女性跟男性一样能干，既有

一技之长，又能为大家做事。

满族民间故事《朱舍里格格》中的三音妈妈，

专门给人治病，部落的人不管大小病都找她医治。

谁家若有大事小情都要找她，而她又准能办成。她

说的话大伙儿都听，她办的事大伙儿都服，所以大

伙儿都称她“葛珊达”(部落长)。她不仅在本部落

出名,而且在外部落也出名。还有，《朱图阿哥》中

的博尔混妈妈、《蜂妈妈》中的蜂妈妈等，无不享有

很高的威望和地位。

新疆察布查尔县锡伯族的一家供奉着一个

“德德萨满”。据这家老太太讲，锡伯族西迁的时

候，非常辛苦，生病的生病，妇女生孩子，还遇到妖

魔的侵扰。德德萨满是个没有结婚的姑娘，遇到这

样的事情之后，她忙前忙后，每天都给人治病，为

了保护族人还和恶鬼搏斗，最后累死了。锡伯人到

新疆后，为了纪念她，给她立了神位，每年给她上

供祭祀。ÊJ[

鄂伦春族《女猎人杀妖怪》中的阿金梅又勇敢

又智慧，利用妖怪吃小孩的贪念砍掉了妖怪的脑

袋，从而保全了整个部落。

3.广为流传的《尼山萨满》

在萨满文化中，女萨满的存在不但普遍，而且

神职传承历史悠久，东北各民族至今还流传着不

同时代一些著名女萨满的事迹，像乌布西奔妈妈、

尼山萨满等。女性接替氏族萨满身分直到如今还

在一些民族中存在。ÊKR

满族的《尼山萨满》是二万余字的长篇萨满传

说，在北方民族中的传播，不仅仅局限于满族群

众，在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中都有

广泛流传和影响。各族在保持原型故事基本情节

外，都依本族生活习俗和喜好与夙愿，均有各自的

发挥，表现了浓厚的民族性，如鄂伦春族的《尼顺

萨满》不足两千字，狩猎文化特色的细节，使之更

加鄂伦春化。民国以来，在瑗珲地区，当地满族人

将之称为《音姜萨满》或《尼姜萨满》，鄂伦春族称

《尼海萨满》或《尼顺萨满》，都是康熙年间人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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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雅克萨保卫战，从满洲八旗兵弟兄中学来的。孟

金福解释《尼海萨满》与《尼山萨满》故事情节不同

的原因是“我们鄂伦春人喜欢尼山萨满这位女萨

满，心肠好，肯帮助人，很像我们民族性格。故事里

讲她送给伊蒙尔汗的礼物不是大酱，是狍子腿和

野兽肉，完全是我们鄂族的女英雄形象”ÊKS 。赫哲

族尤翠玉老人讲的《尼新萨满》，实际就是凌纯声

早年《一新萨满》的简略本，其情节与满语《尼桑萨

满传》几乎一致。

四、女性的讲述

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民族中，有许多文类是由

女性独享的，比较典型的是女性水书，在东北少数

民族中，有一些文类是女性来讲述传承的。

1.由女性为主讲述的文类

赫哲族的“摇篮歌”往往不像绝大多数民族的

此类歌谣，是寄托母亲对孩子未来的希望，因为赫

哲母亲害怕这样做会使魔鬼注意到孩子，从而给

孩子带来灾难。“家庭歌”述说的往往是家庭圈子

里发生的各种悲惨的事，如妇女遭受的压迫和她

们承担的沉重劳动，家庭中出现的悲剧等等。妇女

的歌有许多常常也插在传说和故事中演唱。在妇

女圈子里流行过一种“爱情歌”，其中往往充满对

情人全身各部位和男女互相爱抚的具体细节的描

写，这种歌一般忌讳被男子听到。ÊKT

虽然被记录下来的女性“伊玛堪”歌手很少，

但当男子外出行猎时，赫哲妇女夜晚会演唱伊玛

堪，相信这样能使渔猎活动顺利，收获丰盛。ÊKU 渔

猎季节留在家里的妇女和老人也（睡觉前、灶火熄

灭后）夜夜讲唱“伊玛堪”，祝福外出的人们交好

运，事事有神灵保佑。ÊKV 女性在唱“伊玛堪”时，也

有自己专属的调。赫哲族的著名歌手尤树林在其

口述史中总结“伊玛堪”说唱特点时提到：“伊玛堪

……唱的时候曲调不一样，老头唱的，妇女唱的，

小伙子唱的，小孩子唱的都不一样，各有各的调，

各种调随时随地演唱时都有变化。”ÊKW

赫哲族有“大唱”，也有“小唱”。小唱多为妇女

讲述带有大量韵语成分的生活故事。“小唱”并不

是一般的韵文创作，也不是说唱文学，而是用妇女

爱唱的民间小曲、小调，并以“白本出”、“耶林出”、

“牟旦出”、“匡格儿当”、“苏苏”等作为衬词来唱歌

叙事，每种衬词都穿插在各自固定的故事里，因此

也成为不同故事的题名。ÊKX 这类带韵语的故事，主

要为该族妇女所传述。ÊKY

锡伯族民间说故事非常普遍，除了文人和老

年人之外，妇女说故事的特别多。她们召集子孙，

围坐炕上的火盆旁或油灯下，津津有味地讲述各

种故事，以故事的情节达到诱导、教育的目的。ÊKZ

原索伦族系鄂温克猎民中流传的一首《孤女

歌》，是一首传统“苦歌”，妇女往往边唱边哭，在韵

律上显得格外整齐、和谐。

我也没有母亲，

我也没有父亲。

豹子就是我的母亲，

野猪就是我的父亲。

老等是我两姨亲，

鹁鸽是我姑表亲。

狍子是我的男人，

和狍崽子多亲近。

野鸡是我的同伴儿，

和乌鸡来贴脸儿。ÊK[

鄂伦春族采集歌大多流行于妇女之中,它们

见景生情,记录了妇女们采集劳动的场面,以“白

描”式的手法为主，如：

风和日丽好春光，

姐妹上山采集忙。

多采柳蒿芽和野韭菜，

冬有野菜肉饭香。

秋色染成五花山，

姐妹采木耳蘑菇不得闲。

多把都柿稠李子采，

老人小孩都心喜欢。ÊLR

这些在不同民族中由女性来讲述或演述的文

类，展现的也多是女性的生活和她们丰富的情感

和内心世界，无论是委屈也好，痛苦也罢，快乐也

好，郁闷也罢，都通过歌声的传递、故事的讲述获

得心灵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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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性故事家

伊玛堪的演唱场合主要有渔民猎人捕鱼、狩

猎归来宿营时，节日喜庆、婚丧嫁娶特别是守丧

时，特定的说唱场合决定了艺人以男性为主。而东

北接近半年漫长的冬日夜晚，讲唱伊玛堪能帮助

人们消磨慢慢长夜。ÊLS 伊玛堪歌手有男也有女，一

般均为年龄较大的人。有幸被记录下来的女歌手

有三位：尤芦氏——女歌手，桦川县苏苏屯生人，

会唱《木出空》、《阿格丢莫日根》、《莫土格格》、《希

尔达鲁莫日根》、《希尔达鲁和哈罗》等，生卒年月

不详；毕张氏——女歌手，饶河县四排乡人，会唱

《爱珠力莫日根》等。1980年去世，终年85岁；葛毕

氏——著名歌手葛德胜、葛长胜之母，原籍富锦市

下吉利人，生卒年月不详。ÊLT 这和女性的生活圈

子、职业特征及她们主要的说唱场合有关系。她们

很少出门，多半只会讲家庭故事，听众也多半是妇

女和小孩。

鄂伦春族摩苏昆国家级传承人莫宝凤，说唱

叙述了鄂伦春民间长短篇摩苏昆（说唱）和坚珠恩

（叙事诗）作品，讲述了民间传说故事，并详细介绍

了歌词的风格特点。目前由她演唱、口述的说唱、

叙述诗、传说故事等民族民间口头文学长篇和片

段，已经记译整理出的有《英雄格帕欠》、《双飞鸟

的传说》、《鹿的传说》、《婕兰和库善》、《诺努兰》、

《阿尔旦滚滚蝶》、《劝丈夫》、《独妻的由来》、《罂粟

花的来历》、《雅林觉罕与额勒黑汗》、《坦托鸟》等。

已经记译整理的民歌有几十首。她还提供了大量

的民俗、民间舞蹈、萨满歌舞的资料。为挖掘和抢

救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ÊLU 被猎

民誉为鄂伦春族语言艺术大师。

鄂伦春族歌手李水花，1981年成为黑河地区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员。她说唱的鄂伦春民间摩

苏昆长篇和片段有《英雄格帕欠》、《双飞鸟的传

说》、《娃都堪与雅都堪》、《雅林觉罕与额勒黑汗》

等，还有一些长歌片段《薇丽彦和英沙布》以及一

些短篇摩苏昆说唱。她讲述的传说故事有《猎人·
猎狗和狼》、《黑瞎子倒霉记》、《奶头山》、《小妖依

霸》、《雁姑娘和猎手》、《乌勒尔名的来由》、《引火

烧身》、《金钢圈》、《摩苏昆的由来》等等。ÊLV

满族说部传承人何世环，现住黑龙江省黑河

市孙吴县沿江乡四季屯村，祖籍原在现属黑龙江

对岸“江东六十四屯”。1900年庚子俄难时，祖上

逃跑到下马场。爷爷和父亲都通晓满文，父亲何霭

如是下马场小学校长。何世环从幼年受家族熏陶，

很小就会满语，善于用满语给族人讲满族说部，至

今她还能用很流利的满语讲述《阴姜萨满》（她自

己强调是《阴间萨满》，因为是萨满到阴间去把人

的灵魂带回来，固有此称）和满族说唱故事《耶钦

哈哈济》。她会讲的满语故事多半都是听四季屯村

的富西利布（音转）讲述的。ÊLW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三家子村十六位

满语传承人中五位女性，即孟淑静、陶玉华、陶青

兰、吴贺云、赵凤兰，她们的传承以家族为主，满语

会话程度较高。孟淑静还能唱萨满歌，讲述萨满故

事。ÊLX

东北少数民族的女性从神圣生活到世俗生

活，从自己讲述、被他人讲述，她们都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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